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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:伴随着古登堡印刷工业的繁荣以及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,１６、１７世纪,西方传教士携带着承载着基督

教精神文明的西文书籍为中西方交流架起了桥梁,其中,尤以插图书籍备受传教士和中国人喜爱.一方面,于传教士而

言,插图教义书是他们传教的好帮手,虽然难免存在误读和歧义,视觉图像的交流往往比语言文字的交流更为便捷;另

一方面,于中国民众而言,尤其是在晚明“尚奇”的风潮影响下,西文插图书中的新奇视觉图像引起了各个阶层人群的好

奇.笔者认为,这些已渐渐被历史长河淹没的西文插图书籍不应被淡忘,它们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视觉文化建构的影

响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关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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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１５世纪中期开始,随着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,书籍制作成本大幅降低,出版印刷业在欧洲发展

起来.到１６世纪初,印刷厂已遍布整个欧洲,印刷物的大量出现和传播,挑战了教廷控制«圣经»的绝

对权威,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,有学者称,“使中世纪的拉

丁文«圣经»过时的不是新教而是印刷术,产生新的驱力去开发大规模市场的不是新教而是印刷

术〔１〕”.新的传播媒介不仅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徒所用,也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的传教

工具.在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初,就有重视书籍并随身携带的传统.利玛窦(MatteoRicci)
曾在其中文著作中道出书籍在传播信息方面的重要性:“一人言之,或万人听之,多则声不暨已;书者

能令无量数人同闻之,其远也,且异方无疑也〔２〕”.
比较早的记录见于１５７５年:明朝政府与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在共同搜捕海盗的行动中,一

度达成和解,包括拉达(MartindeRada)在内的两名西班牙奥古斯丁修士以使臣身份出使明朝,在福

建停留约３个月的时间.在此期间,拉达不仅随身携带了书籍,还向中国官员展示了装饰有十字架、
耶稣、圣母和使徒图像的书签〔３〕.对于书籍的重视还体现在拉达从福建带回的大量中国书籍上,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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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书籍涉及造船、宗教、历史、法律、中医、天文等各个领域.１５７９年包括阿尔法罗(PedrodeAlfaro)
在内的４名方济各会士悄悄潜入广州城,他们携带的行李中也有书籍和圣像的记载〔４〕.

然而,彼时的西文书籍入华,还没能形成规模,这种情况直到耶稣会的金尼阁(NicolasTrigault)
那里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.在谈及１６、１７世纪的东西方交通时,需要注意的一个历史语境是当时恶

劣的交通条件:除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商人外,大概也就只有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,能够克服艰难险

阻,以超人毅力,漂洋过海来到东方.然而,在这两类人中,商人以牟利为目的,不会愿意将有限的行

李和交通空间献给如此多的精装插图书.在这样的情况下,只有传教士,接过了这一重任,大规模携

带众多欧洲最新版书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.要知道,１７世纪,从欧洲到澳门的耶稣会士多半死在船

上,就金尼阁一行而言,启程时的２２位耶稣会士,绝大多数都死于航程中的瘟疫、海上风暴和海盗的

袭击〔５〕.面对一段生死未卜的航程,传教士依然毅然决然地背上书囊,成为那个时代向东方传播西

洋文化的拓荒者和领路人,这无疑是中外交通史和“西画东渐”历史上值得特写一笔的壮举.

１．耶稣会重视插图的传统与金尼阁携“七千卷”入华

１６世纪新兴的耶稣会则更注重书籍装帧的精美和插图的丰富程度,在创始人罗耀拉(Ignatius
Loyola)的带领下,耶稣会形成了重视教育、重视书籍出版、重视绘制圣像和印刷插图的传统.意大利

耶稣会士罗明坚(MichaelRuggieri)等人在１５７９－１５８２年期间就曾多次进出广州城,随身携带的物品

中就有装帧精美的插图本圣经故事书,“内中尽是圣母事迹及信德奥理的插图,琳琅满目,美不胜

收〔６〕”.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都曾多次在信中要求罗马教廷寄来插图书籍,因为“中国人是甚喜爱看

图画的”,“这样很容易解释介绍给他们〔７〕”.在信中,他们反复强调寄来的书籍要“精印”,且“装订必

须精美”,以便通过这些书籍,向中国人展示传教士也来自诗书礼仪之邦,从而与中国人印象中野蛮的

西班牙商人划清界限〔８〕.
早在１５８３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抵达肇庆时,他们就携带了“几箱”包括宗教、天文、数学、地理、建筑

在内的西文书籍,这些书籍“各种的尺寸都有,从两开本至最小的板本,无一不备,在白色而又坚韧的

纸质上,印有大小适宜的文字;印刷的精美,镀金的书边,丝绒的封套,套上附有的银钩,这样样都引起

学者好奇心〔９〕”.在１６０５年５月５日的信中,利玛窦曾写道,“就几何、计时和星盘学而论,我有很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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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,可以说应有尽有〔１０〕”,可见在利玛窦时代,后来建于北京的南堂图书馆就已初具规模,而其中更是

不乏精美插图本.书籍中印有插图,这在欧洲被认为是对该书“神圣地位”的肯定〔１１〕,那么,插图本应

当是传教士从欧洲出发时,准备携带图书时的首选.
晚明文人顾起元在南京出版的«客座赘语»中,就有对其所见西文图书的描述:“(利玛窦)携其国

所印书册甚多,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,字皆旁行;纸如今云南绵纸,厚而坚韧,板墨精甚.间有图画,
人物屋宇,细若丝发.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摺式,外以漆革周护之,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,为屈戍钩络

之;书上下涂以泥金,开之则叶叶如新,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〔１２〕”.可见,传教士所携图书不仅纸质上

乘、印刷精美、装帧华丽,而且,其中不乏“细若丝发”的描绘人物、建筑的插图,这些都给当时中国人留

下了良好的印象.
利玛窦逝世后,耶稣会士金尼阁在欧洲为中国筹备图书馆藏书时,也倾向于选择装帧豪华的“大

开本〔１３〕”,其中应当也不乏精致的铜板插图.然而,１６１６－１６２３年的“南京教难”期间,内地教堂被关

闭、捣毁者无数,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.当时身在南京的曾德昭神父说,“我们的房子、家具,尤其是所

有的书籍,都被洗劫一空〔１４〕”,这里提供给我们两方面信息:首先,在教难之前,南京教堂就已经拥有

了一批西文书籍了,很可能就是顾起元在南京所见之西文插图书;但是,这些书籍在１７世纪初期的教

难中遭到了毁坏,未能留存下来.
除传教士随身携带、或由教廷和教会不断向内地寄送的书籍外,明清之际有记载的西文书籍大规

模入华当 属１６２０年 意 大 利 耶 稣 会 士 金 尼 阁 携 来 的“七 千 余 部”图 书.方 豪、钟 鸣 旦(Nicolas
Standaert)、惠泽霖(HubertGermainVerhaeren)以及苏立文(MichaelSullivan)等学者,根据金尼阁

与时人的通信,以及耶稣会内的相关拉丁文牒等珍贵史料,大致勾勒出了金尼阁携书入华的来龙

去脉〔１５〕.

１６１３年,接替利玛窦担任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的龙华民,派金尼阁返回罗马,向教廷汇报耶稣会在华传

教的进展,其主要目的是请求教廷准许耶稣会内部建制、将中文作为一种传教语言、增派传教士、寻求经济

资助、收集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,以及申请在中国建立“堪与欧洲第一流图书馆相媲美的中央图书馆〔１６〕”,此
外,还准备在南京等地建立规模较小的图书馆.经过长途跋涉,金尼阁于１６１４年底回到罗马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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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在金尼阁从中国启程之前,龙华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申请在中国设立图书馆的计

划,其中第一步就是说服教皇同意设立并资助北京图书馆.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金尼阁将利玛窦遗著

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»(即«利玛窦中国札记»)一书进呈教皇,并于１６１５年在德国奥格斯堡(Augsburg)
出版.鉴于耶稣会在华传教取得的巨大成就,教皇很快就同意了在北京设立图书馆的建议,并捐赠了

约５００卷图书,此外,教皇和其他的耶稣会会长每人还捐赠了１０００枚金币用于购书,显赫的美蒂奇

(Medici)家族和 哈 布 斯 堡(Habsburg)家 族 的 达 官 显 贵 们 也 都 纷 纷 献 上 送 给 中 国 皇 帝 的 礼 物

[(Sullivan,１９７０)６０３,(Standaert,２００３)３７８Ｇ３７９,(Standaert,２００７)２０].

图１　鲁本斯绘金尼阁着儒服素描(左)和油画(右),现藏斯德哥尔摩博物馆

在这笔捐款的资助下,从１６１６年５月开始,金尼阁离开罗马,先后到达当时欧洲的图书出版中心

里昂、法兰克福、慕尼黑、科隆等地,购置了大量图书,还由里昂出版商卡登(HoraceCardon)将教皇赠

予的５００卷图书加以“豪华装帧”,一律采用大红封面,加印教皇纹章和烫金书名〔１７〕.期间,金尼阁还

收到了许多作家和出版商赠送的书籍.在里昂,金尼阁和后来一起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

(JohannSchreck)参加了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图书展销会,然后经由科隆到达布鲁塞尔.此时,教廷

终于批准传教士可用中文译写圣经,这为日后中文圣教图书的大量出版提供了合法依据.

１６１７年１月２日,在布鲁塞尔,金尼阁曾给中国耶稣会写过一封信,信中说明他这次欧洲之行的

最大成就就是收集了一批书籍,这些书籍和天文、数学仪器的总价值高达１万金币〔１８〕.鲁本斯(Peter
PaulRubens)的几幅穿中国服装的耶稣会士画像可能就是在金尼阁游历弗兰德斯(Flanders)期间,以
金尼阁为模特创作的(图１).金尼阁的“购书之旅”止于布鲁塞尔,没有继续进入当时因宗教战争而贫

困的低地国家,为了避免传教遭到当时已经兼并葡萄牙的西班牙腓力三世(FelipeⅢ,１５７８－１６２１)政
权的干预,金尼阁也没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〔１９〕,因此,这批由耶稣会士后来带进中国的图书中,并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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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７〕

〔１８〕

〔１９〕

惠泽霖 HubertGermainVerhaeren,«北 堂 图 书 馆 藏 西 文 善 本 目 录»Beitangtushuguancangshuxiwenshanbenmulu
[CatalogueofThePeiＧtangLibrary],李国庆LiGuoqing译,(北京Beijing:北京遣使会出版BeijingQianshihuichuban[ThePressof
PekingLazeristMission],２００９),１９．

NicolasStandaert,“TheTransmissionofRenaissanceCultureinSeventeenthＧcenturyChina,”RenaissanceStudies,vol．１７,
(２００３),３７８．

惠泽霖 HubertGermainVerhaeren,«北 堂 图 书 馆 藏 西 文 善 本 目 录»Beitangtushuguancangshuxiwenshanbenmulu
[CatalogueofThePeiＧtangLibrary],李国庆LiGuoqing译,(北京Beijing:北京遣使会出版BeijingQianshihuichuban[ThePressof
PekingLazeristMission],２００９),１９.NicolasStandaert,“TheTransmissionofRenaissanceCultureinSeventeenthＧcenturyChina,”

RenaissanceStudies,vol．１７,(２００３),３７９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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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的书籍.

１６１８年４月１６日,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,１６２０年７月２２日到达澳门.但此时,正值“南京教难”
期间,耶稣会北京住所已被关闭,包括大量书籍在内的耶稣会在南京的财产也被没收.直到１６２３年

以后,耶稣会士才再次进入北京,这批书可能就在这之后运到了北京.
关于这批图书的数量,金尼阁并没有留下记录,一般采用与金尼阁同时代的李之藻、杨廷筠等中

国学者、教友的记述,称其为“七千余部”.１６２３年,李之藻为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«职方外纪»一书作

序,其中提到“金子者赉彼国书籍七千余部,欲贡之兰台麟室,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”,并对此举称

赞道,“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,盖旷古于今为烈〔２０〕”.在１６２８年刊行的亚里士多德«宇宙学»中译

本«寰有诠»的序言中,李之藻再次提到,“我明天开景运时则有利公玛窦浮槎,开九万之程;既有

金公尼阁载书,逾万部之富文明之盛,盖千古所未有者〔２１〕”.
对于李之藻前后所记金尼阁携来“七千余部”还是“万部之富”这一数量上的矛盾,杨廷筠早在成书于

１６２１年的«代疑篇»中就给出了解答:“金尼阁远来修贡,除方外物,有装璜图书七千余部,重复者不入,纤
细者不入,若然并国中所有即万部不啻矣,此非可饰说也.书籍现顿香山澳,已经数年,为疑议未息,贡使

难通,俾一朝得献明廷〔２２〕”.可见,杨廷筠也认为金尼阁携来“装潢图书”应为“七千余部”,如果再加上重

复的和篇幅太小的版本,总数应当不下万部.此外,从杨廷筠的记载中,我们知道,１６２１年,金尼阁仍受

到１６１６年由沈榷发起的“南京教案”之波及,只能携其书滞留澳门,虽则如此,内地教友如杨廷筠等人早

已闻听此事,正翘首以盼朝廷为传教士翻案,以便将这批图书献于“明廷”.可见,即便是“禁教”和“教难”
期间,内地和海外的信徒们仍保持着某种联系,互相传递着宗教和文化上的信息.

根据原北京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神父的考证,到１９４９年,金尼阁携来图书仍有７５７种６２９册

藏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中〔２３〕,考虑到这批图书经年的迁徙、出借和损毁,惠泽霖和钟鸣旦都认为,金尼

阁所携图书应当比６２９卷要多一些.那么,如何解释中国学者对这批图书所谓“七千卷”的“夸张”描
述呢? 惠泽霖神父认为,这种描述可能基于中西文书籍的大小比例来估算的.金尼阁所携图书多为

大开本,不仅每页文字印刷密度高,其页数也往往是中文图书的１０倍以上〔２４〕,因此,可能在中国人眼

中,金尼阁所携来的一卷西文大部头图书,就相当于十卷中文图书.为了向不能亲眼见到这些图书的

中国人更直观地介绍,金尼阁本来的近７００册书籍就被描述成“七千卷”了.

７６

〔２０〕

〔２１〕

〔２２〕

〔２３〕

〔２４〕

李之藻LIZhizao,«刻‹职方外纪›序»KeZhifangwaijixu[PrefaceofChronicleofForeignLands],徐宗泽XuZongze,«明
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»MingQingjianyesuhuishiyizhutiyao[TranslationsofSelectedWorksbytheJesuitsduringMingandQing
dynasties],(上海Shanghai:上海书店出版社Shanghaishudianchubanshe[ShanghaiBookstorePublishingHouse],２０１０),２４１．

李之藻LIZhizao,«译‹寰有诠›序»YiHuanyouquanxu[PrefaceoftheTranslationofExplicationofEverything],徐宗泽

XUZongze,«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»MingQingjianyesuhuishiyizhutiyao[TranslationsofSelectedWorksbytheJesuitsduring
MingandQingdynasties],(上海Shanghai:上海书店出版社Shanghaishudianchubanshe[ShanghaiBookstorePublishingHouse],

２０１０),１４８．
杨廷筠YANGTingyun,«代疑篇»Daiyipian[Questions],方豪FangHao,吴相湘WuXiangxiang,«天主教东传文献»Tianzhujiao

dongchuanwenxian[LiteraturesofCatholicismintheEast],(台北Taipei:台湾学生书局Taiwanxueshengshuju[TaiwanStudentsPublishing
House],１９６５),５４４Ｇ５４５．

惠泽霖 HubertGermainVerhaeren,«北 堂 图 书 馆 藏 西 文 善 本 目 录»Beitangtushuguancangshuxiwenshanbenmulu
[CatalogueofThePeiＧtangLibrary],李国庆LiGuoqing译,(北京Beijing:北京遣使会出版BeijingQianshihuichuban[ThePressof
PekingLazeristMission],２００９),２２．

同上书Ibid．,２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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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．西文插图书籍的用途及其在华传播与影响

钟鸣旦认为,金尼阁的“七千卷”图书“对１７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〔２５〕”.
那么,这些书籍中究竟有多少插图书籍呢? 根据晚明学者、基督教徒王徽的记载,这七千卷图书中,仅
“奇器之图之说者”就有“不下百余种阅其图绘,精工无比,然有物有像,犹可览而想象之〔２６〕”,可
见金尼阁携来的插图书籍不在少数,且绘制精美、写实,使人通过图像即可想象到描绘的器物和场景.
中文出版物«奇器图说»就是根据金尼阁所携“奇器之图之说者”选译,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,王徽笔述

并摹绘而成,１６２７年发行.这本书被称为“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”著作,李约瑟(JosephNeedham)在
«中国的科学与文明»(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)一书中,也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,称作者王

徽为“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,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一人〔２７〕”.书中保留了西文原书中用

“ABCD”作为标识的习惯,这种新奇的图示方法,“在当时诚一诧异”,«四库总目提要»对其批语为“荒
诞恣肆不足究诘,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〔２８〕”,时人称之为“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的奇事〔２９〕”,可见

此书绘图之新奇和器物之精巧给时人带来的震惊.而在王徽看来,这本被后人誉为“中国第一部机械

工程学”的著作,也不过是西儒携来图书之“千百之什一耳〔３０〕”.

１６２３年以后,金尼阁所携图书终于辗转运到北京,存放在利玛窦创建的图书馆中.到１８世纪初,
南堂图书馆的“历史、圣经诠释、神学、数学等方面的书非常齐全”,已经是一座“完备的图书馆”了〔３１〕.
后来,南堂藏书与其他存于北京的基督教藏书合并,构成了今天著名的北京“北堂藏书”的雏形.在这

批藏书中,有许多西文建筑书籍,其中应当不乏各种精美的插图,比如,１６１５年出版的斯卡莫奇

(VincenzoScamozzi)的«建筑理念综述(Lideadellaarchitetturauniversale)»(图２)、１５９０年在威尼

斯刊行的著名的维特鲁威(MarcusVitruviusPollio)«建筑十书(Dearchitectura)»、１５９０年出版的乔

万尼鲁斯科尼(GiovanniRusconi)的«论建筑(Dellaarchitechitettura)»、１５７０年出版的帕拉迪奥

(AndreaPalladio)的«建 筑 四 书(IQuattrolibridell’architettura)»、１５６２年 出 版 的 维 尼 奥 拉

(Vignola)的«建筑五大柱式的规则(Regoladellicinqueordinid’architettur)»等.除了关于西方“奇
器”的插图书和建筑图书外,介绍世界风光的图书也为数不少,这些书都极受中国人喜爱〔３２〕.其中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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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icolasStandaert,“TheTransmissionofRenaissanceCultureinSeventeenthＧcenturyChina,”RenaissanceStudies,vol．１７,(２００３),３６７．
王徵 WANGZhen,«远西奇器图说录最»Yuanxiqiqitushuoluzui[BestIllustrationsandDescriptionsofExtraordinary

DevicesoftheFarWest],徐宗泽 XuZongze,«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»MingQingjianyesuhuishiyizhutiyao[Translationsof
SelectedWorksbytheJesuitsduringMingandQingdynasties],(上 海 Shanghai: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Shanghaishudianchubanshe
[ShanghaiBookstorePublishingHouse],２０１０),２７７．

JosephNeedham,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,Vol．４,(Cambridge,England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１９６５),１７１．
徐宗泽XuZongze,«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»MingQingjianyesuhuishiyizhutiyao[TranslationsofSelectedWorksby

theJesuitsduringMingandQingdynasties],(上海Shanghai:上海书店出版社Shanghaishudianchubanshe[ShanghaiBookstore
PublishingHouse],２０１０),２２５Ｇ２２６．

裴化行 HenriBernard,«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»Tianzhujiaoshiliushijizaihuachuanjiaozhi[AuxportesdeleChine
lesMissionnairesduⅩⅥeSiècle１５１４－１５８８],萧浚华 XiaoJunhua译,(上海Shanghai:商务印书馆Shangwuyinshuguan[The
CommercialPress]),１９３６,２８４．

王徽WanIgHui,«远西奇器图说录最»Yuanxiqiqitushuoluzui[BestIllustrationsandDescriptionsofExtraordinaryDevices
oftheFarWest],徐宗泽 XuZongze,«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»MingQingjianyesuhuishiyizhutiyao[TranslationsofSelected
WorksbytheJesuitsduringMingandQingdynasties],(上海Shanghai:上海书店出版社Shanghaishudianchubanshe[Shanghai
BookstorePublishingHouse],２０１０),２２６．

惠泽霖 HubertGermainVerhaeren,«北 堂 图 书 馆 藏 西 文 善 本 目 录»Beitangtushuguancangshuxiwenshanbenmulu
[CatalogueofThePeiＧtangLibrary],李国庆LiGuoqing译,(北京Beijing:北京遣使会出版BeijingQianshihuichuban[ThePressof
PekingLazeristMission],２００９),２２．

苏立文 MichaelSullivan,«东西方美术的交流»Dongxifangmeishudejiaoliu[TheMeetingofEasternandWesternArt],
陈瑞林ChenRuilin译．,(南京Nanjing:江苏美术出版社Jiangsumeishuchubanshe[JiangsuFineArtsPublishingHouse],１９９８),４９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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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劳恩和霍根伯格(BraunandHogemberg)六卷本«世界的都市(CivitatesOrbisTerrarum)»一书中

还有对开大小的铜版画插图,这部介绍世界各地城市和国家的多卷本丛书,于１５７２－１６１６年在德国

科隆陆续出版.这部欧洲新出版的畅销世界风光图册,约于１６０８年开始,就已运达南京〔３３〕(图３).

图２　斯卡莫奇著«建筑理念综述»(１６１５年)标题页(左)和插图“维特鲁威人”之像(右)(克鲁夫特,２００５)５３,５２

图３　铜版画插图本«世界的都市»之“堪本西斯城景观”(上左)及“法兰克福景观”(下左)对张宏(１５７７－１６５２
以后)«越中十景»册页(上右)及«止园全景»(下右)构图的可能影响(高居翰,２０１１)２８Ｇ３１

这些装帧精美的西文插图书籍有助于传教士彰显其文化水平、赢得知识阶层的尊重、提高社会地位、建
立与中国人的友谊,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〔３４〕.与托钵修会不同,耶稣会士在赴华前,大多受

过良好的学术训练,具备深厚的人文科学素养,当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,
他们认识到,在中国,“无论大小事件无不由上司决定〔３５〕”,因此,他们比较注重与士绅贵族、皇亲国戚交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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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chaelSullivan,“SomePossibleSourcesofEuropeanInfluenceonLateMingandEarlyChingPainting”,inNationalPalace
Museum(RepublicofChina),eds．,ProceedingsoftheInternationalSymposiumonChinesePainting．(Taipei:NationalPalace
Museum,１９７０),６０６．

利玛窦MatteoRicci,«利玛窦全集:利玛窦书信集»Limadouquanji:Limadoushuxinji[CompleteWorksofMatteoRicci:Collectionof
Letters]．罗渔LuoYu译,(台北Taipei:光启出版社[ThePressofGuangqi]辅仁大学出版社[ThePressofFuJenCatholicUniversity],１９８６,

５２２．
同上书Ibid．,第４３２页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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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他入华修会相比,更倾向于走“上层路线〔３６〕”.耶稣会士与中国上层人士的“关系”也被认为是明清之际

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保障,而书籍则成为耶稣会士打通上层“关系”的重要媒介.
一方面,书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,有形的书籍所承载的无形文化吸引力,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文化

圈提供了敲门砖;另一方面,书籍作为有形的物质存在,又不像其他如宝石等“西洋方物”那样显得过

于昂贵,因此,书籍和图画等纸质媒材往往是传递“友谊”的绝佳“礼品”,而不至于使接受方有被“贿
赂”的压力〔３７〕.利玛窦１５９５年在南昌送给建安王朱多节的礼物中,最为建安王喜爱的就是两本书.
这两本书“以欧洲样式装订、用日本纸张印刷纸很薄,但极坚韧”,其中一本就是关于天文地理的

西文插图书作,书中附有世界地图和九大行星图等“图画〔３８〕”.

１７世纪初“南京教难”期间,各地教堂也都遭到了冲击,但由于各地开始反教的时间不同,南京教

堂及图书被毁的消息,可能很快传遍了其他教区,为此,各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,在一定程度上减少

了西文书籍等物品的损失.比如,北京传教士可能在教堂关闭之间就已经着手转移藏书,惠泽霖神父

认为,有一部分书可能由看管利玛窦栅栏墓地的两名中国教徒藏匿起来,但这些书的具体数量和种

类,都没有记录下来〔３９〕.１７世纪中期以后,法国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,南京成为他们入华的“培训

中心”,在这里,传教士们建立了一座很好的藏书馆.
实际上,早在书籍只能以稀有手抄本传世的中世纪,欧洲一些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就有向公

众开放阅读的传统〔４０〕.希冀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国人改宗的传教士们,也将这一中世

纪图书馆的传统带到了中国,书籍不仅成为赠予中国文人士大夫的“礼物”,不仅在传教士内部传阅,
还向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开放〔４１〕,因此,其产生的影响就绝不仅限于宗教领域.

１６世纪末、１７世纪初,传教士就已经数次向中国人展示过西洋“建筑透视图”和“人体解剖图”.
利玛窦等人初到肇庆之时,曾多次在“茶话会”上向中国官员和学者展示西文书籍,其中,西方建筑插

图特别吸引中国人的注意,他们“觉得很是危险,因为一所一所的都是层层的高楼”,但同时,也有人大

为称奇,表示“愿意学习西洋的远景画法”,因为“它是和中国的画法丝毫不相同的〔４２〕”.而中国学者、
兵备佥事毕拱辰则记述了传教士邓玉函(JoannesTerentius)向其展示西洋解剖图的一次经过,“时先

生出西洋人身图一帙相示,其形模精详、剞劂工绝,实中土得未曾有”,后来,在传教士的帮助下,毕拱

辰将这部西洋解剖学著作译成中文«泰西人身说概»,与«人身图说»合订,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

著.毕拱辰作序称,宋庆历年间,也曾有人解剖犯人,“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,绘以为图,事与泰西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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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３６〕

〔３７〕

〔３８〕

〔３９〕

〔４０〕

〔４１〕

〔４２〕

当然,并非所有耶稣会士和所有教区都是如此,比如,１６２５－１６４７年间,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时,教义更易在普通百姓中传播.而耶

稣会试图在普通民众中扩大影响的尝试,在他们积极推动基督教图像在民间的传播中可见一斑,比如,早在利玛窦入华之初,传教士们就耐心

地向每一个好奇的中国人展示圣像画．
比如,肇庆知府王泮就曾将一幅圣母画像搬回家让家眷观看,但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欧洲花边手帕,以示其清正廉洁．
为使建安王看得明白,利玛窦特意为这本书标注了中文解释,这与后来汤若望向万历皇帝进呈有中文说明的羊皮卷画册如

出一辙.利玛窦 MatteoRicci,金尼阁NicolasTrigault,«利玛窦中国札记»LimadouZhongguoZhaji[Chinainthe１６thCentury:The
JournalsofMatthewRicci],何高济 HeGaoji译,(北京Beijing:中华书局Zhonghuashuju[ChinaPublishinghouse],２０１０),３０１．

惠泽霖 HubertGermainVerhaeren,«北 堂 图 书 馆 藏 西 文 善 本 目 录»Beitangtushuguancangshuxiwenshanbenmulu
[CatalogueofThePeiＧtangLibrary],李国庆LiGuoqing译,(北京Beijing:北京遣使会出版BeijingQianshihuichuban[ThePressof
PekingLazeristMission],２００９),２０．

周绍明JosephP．McDermott,«书籍的社会史»Shujideshehuishi[ASocialHistoryoftheChineseBook],何朝晖 He
Chaohui译,(北京Beijing:北京大学出版社Beijingdaxuechubanshe[PressofPekingUniversity],２００９),２１５．

MichaelSullivan,“SomePossibleSourcesofEuropeanInfluenceonLateMingandEarlyChingPainting”,inNationalPalace
Museum(RepublicofChina),eds．,ProceedingsoftheInternationalSymposiumonChinesePainting．(Taipei:NationalPalace
Museum,１９７０),２５７．

裴化行 HenriBernard,«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»Tianzhujiaoshiliushijizaihuachuanjiaozhi[AuxportesdeleChine
lesMissionnairesduⅩⅥeSiècle１５１４－１５８８],萧浚华 XiaoJunhua译,(上海Shanghai:商务印书馆Shangwuyinshuguan[The
CommercialPress],１９３６),２８２Ｇ２８３．



明清之际随传教士入华的西文插图书籍及其在华影响

类”,然其“精思研究”不及西士〔１〕,可见,此种解剖图不仅施用于医者,也为中国的“画人”所用.
展示“西国之画”往往成为传教士吸引中国人入教的一种有效方式,甚至关于西洋绘画的理论,最

早也是由传教士向中国人讲述并形成专著的.１６２９年,耶稣会士毕方济(FranoisSambiasi)出版中文

«画答»一书,被认为是“利玛窦以后讲西画道理的第一篇专论”.书中开篇就讲到,中国人对传教士的

兴趣始于西方人物画:“中士问于西先生曰:西国之画人也,灵气烨然如生,先生必能言之,可得闻乎?”
毕方济答道,画的作用乃抑恶扬善,“画恶鉴也,画善法也,师善省恶,画一得二,践形省貌,人可合道”,
此外,在具体构图上,画要上宽下窄,“上宽者仰承,自天休美,下窄者于世间事仅存一点”,最终目的是

向上通达至无形之灵,而向下摒弃肉欲俗世之贪念.实际上,«画答»通篇是借解释如何画好人物画之

名,讲述基督教的宗教哲理.最后“闻者服先生之画之神”,被毕方济所讲宗教哲理吸引,“以为身律”,
不再研究“西国之画”,而一心向教了.

３．结语

苏立文认为,在中国,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版画和插图书,比油画和教堂壁画产生了更为重要、更
为广泛的影响,“１７世纪中国山水画明显地受到了这些欧洲版画的影响”,高居翰也赞同这一观点.正

如利玛窦所说,“让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事物,远比单纯的语言有说服力”,生动而丰富的插图,往往比单

纯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.这些西文图书中的插图,与中国传统视觉方式不甚相同,更能激起深

受晚明“尚奇”风潮影响的中国读者的好奇心.
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历经千险万难到达中国的珍贵孤本插图书,只有被转印成能够较大规模复制

的中文译本时,才有可能大范围影响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的文化生活.毕竟,带入中国的

西文原本不多,传播方式和范围都十分受限;另外,解说图片的西文往往不能有效引导中国人按照传

教士希望的方式“正确”解读图片内涵.鉴于此,在接下来的大半个世纪中,经由中国艺人和工匠的刻

印,多个版本的中文插图本«福音故事图像»(Evangelicaehistoriaeimagines)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历

史背景下被大量印制出来,成为晚明基督教图像出版物、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插图书的母本,在不同派

别的中国信徒、文人学者及社会底层民众中传播.囿于篇幅,在此无法对这些中文转译图像进行展开

分析,然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视觉建构功能,无论是在受众的人数上,还是在对日后东

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误读中,都是不容忽视的.
到１７世纪末,仅耶稣会在中国就已有教徒３０万人,即便宗教故事图册不像今天的«圣经»一样在

教徒中人手一本,至少,在各地区的小型教会中应当都存有一本或几本这样的书籍,以供祷告、弥撒和

默想之用.尤其对耶稣会成员而言,其创始人罗耀拉在类似于会规的指导手册«神操»中特别强调了

“默想圣经”的修行方式,其中对圣像和插图的“观看”,是“默想”得以进行的一个重要途径.而在下层

民众中,通过书中的插图理解教义,也往往比文字更为直观便捷.在这个意义上,经由中国画工的再

创造,在西文插图本的基础上,中国出版的基督教插图书以其不同于传统的图像表达方式,参与着明

末清初中国视觉现代性的进程,构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无法抹去、却往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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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 毕拱辰BiGongchen,«‹泰西人身说概›»序»Taixirenshenshuogaixu[PrefaceofTheIntroductiontoWesternAnatomy]徐
宗泽XuZongze,«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»MingQingjianyesuhuishiyizhutiyao[TranslationsofSelectedWorksbytheJesuits
duringMingandQingdynasties],(上海Shanghai:上海书店出版社Shanghaishudianchubanshe[ShanghaiBookstorePublishing
House],２０１０),２３１Ｇ２３２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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